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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遊
旅
途
上
傳
來
謝
霆
鋒
周
迅
鬧
緋
聞
，
﹁
有
力
證

據
﹂
是
周
迅
在
謝
霆
鋒
入
住
的
酒
店
式
公
寓
大
廈
租
住

另
一
個
單
位
，
成
為
鄰
居
，
目
的
是
要
爭
取
兩
人
見
面

機
會
，
免
相
思
之
苦
。

傳
聞
更
具
﹁
可
信
性
﹂
是
張

芝
帶
了
一
對
兒
子
到

加
拿
大
放
暑
假
和
探
望
家
姐
，
順
便
探
路
辦
移
民
，
卻
被
解

讀
為
不
忿
前
夫
有
新
歡
，
怒
帶
兩
子
到
加
拿
大
去
，
不
讓
謝

家
見
兩
子
作
為
懲
罰
，
有
抹
黑

芝
之
嫌
。

緋
聞
傳
出
，
引
起
莫
大
關
注
，
內
地
不
少
傳
媒
都
來
電
向

我
求
證
，
我
全
部
回
絕
了
，
首
先
是
因
為
人
不
在
香
港
，
未

能
直
接
了
解
事
件
，
就
算
人
在
香
港
也
不
會
回
應
，
關
於
緋

聞
，
只
有
當
事
人
和
他
們
經
理
人
有
資
格
回
應
。

謝
霆
鋒
曾
對
我
說
如
果
他
真
的
拍
拖
，
他
絕
不
會
否
認
，

他
不
可
以
令
自
己
愛
的
女
人
難
堪
。

但
對
於
失
實
炒
作
，
他
定
不
手
軟
，
必
會
馬
上
否
認
，
阻

止
謠
傳
產
生
雪
球
效
應
。

以
謝
霆
鋒
處
理
傳
聞
的
一
貫
手
法
，
若
然
傳
聞
是
真
，
卻

因
某
些
原
因
未
到
適
當
時
候
公
開
，
他
會
施
拖
字
訣
，
不
否

認
，
也
不
承
認
，
到
時
機
成
熟
才
公
開
。
所
以
當
時
靜
觀
謝

霆
鋒
的
反
應
，
如
廿
四
小
時
內
他
自
己
或
經
理
人
霍
汶
希
不

作
任
何
回
應
，
即
表
示
緋
聞
是
真
的
。

等
看
熱
鬧
的
人
大
失
所
望
，
謝
霆
鋒
馬
上
啟
動
危
機
處

理
，
緋
聞
傳
出
翌
日
，
兵
分
兩
路
，
一
方
面
出
席
張
敬
軒
簽
約
加
盟
英
皇

儀
式
，
以
助
聲
勢
及
表
示
力
撐
，
全
程
封
嘴
，
對
緋
聞
零
回
應
，
一
切
由

霍
汶
希
代
答
，
霍
汶
希
直
接
否
認
﹁
迅
鋒
戀
﹂，
表
示
二
人
不
過
是
住
在

同
一
幢
大
廈
，
並
沒
拍
拖
，
謝
霆
鋒
此
刻
仍
是
單
身
。
周
迅
亦
透
過
經
理

人
加
以
否
認
。

同
日
，
有
報
章
﹁
大
爆
﹂
獨
家
料
，
報
道
謝
霆
鋒
已
於
緋
聞
登
出
前
一

天
搬
到
半
山
三
千
多
呎
複
式
豪
宅
居
住
，
謝
霆
鋒
早
於
兩
個
月
前
簽
下
租

約
，
月
租
十
多
萬
，
並
用
了
幾
十
萬
裝
修
，
為
粉
碎
傳
聞
提
出
有
力
證

據
。然

後
連
消
帶
打
，
再
由
老
闆
楊
受
成
在
周
刊
作
出
否
認
，
徹
底
澄
清
緋

聞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霆鋒周迅鬧緋聞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楊
絳
的
︽
幹
校
六
記
︾，
口
碑
極
好
，
在
一
片
讚

美
聲
中
，
沒
有
人
提
出
異
議
。

倒
是
錢
鍾
書
先
生
在
︽
幹
校
六
記
．
小
引
︾
短

文
，
幽
了
太
太
一
默
。

他
覺
得
︽
幹
校
六
記
︾
漏
了
一
記
。

錢
先
生
為
漏
了
這
一
記
，
立
了
題
目
名
：
︽
運
動
記

愧
︾。錢

先
生
表
示
，
關
於
﹁
幹
校
﹂︵
勞
動
改
造
︶，
﹁
現

在
事
過
境
遷
，
也
可
以
說
水
落
石
出
。
在
這
次
運
動

裡
，
如
同
在
歷
次
運
動
裡
，
少
不
了
有
三
類
人
。
假
如

要
寫
回
憶
的
話
，
當
時
在
運
動
裡
受
冤
枉
、
挨
批
鬥
的

同
志
們
也
許
會
來
一
篇
︽
記
屈
︾
或
︽
記
憤
︾。
﹂

筆
鋒
一
轉
，
錢
先
生
矛
頭
直
指
那
些
批
鬥
知
識
分
子

的
群
眾
。

他
指
出
：
﹁
至
於
一
般
群
眾
呢
，
回
憶
時
大
約
都
得

寫
︽
記
愧
︾
：
或
者
慚
愧
自
己
是
糊
塗
蟲
，
沒
看
清

﹃
假
案
﹄、
﹃
錯
案
﹄，
一
味
隨

大
伙
兒
去
糟
蹋
一
些
好

人
；
或
者
︵
就
像
我
本
人
︶
慚
愧
自
己
是
懦
怯
鬼
，
覺

得
這
裡
面
有
冤
屈
，
卻
沒
有
膽
氣
出
頭
抗
議
，
至
多
只

敢
對
運
動
不
很
積
極
參
加
。
﹂

在
那
極
端
的
社
會
，
對
運
動
採
取
﹁
不
很
積
極
參
加
﹂，
正
是
良

知
未
泯
，
甚
至
有
點
膽
識
的
人
。

—
—

﹁
也
有
一
種
人
，
他
們
明
知
道
這
是
一
團
亂
蓬
蓬
的
葛
藤

帳
，
但
依
然
充
當
旗
手
、
鼓
手
、
打
手
，
去
大
判
﹃
葫
蘆
案
﹄。
按

道
理
說
，
這
類
人
最
應
當
﹃
記
愧
﹄。
﹂

—
—

﹁
不
過
，
他
們
很
可
能
既
不
記
憶
在
心
，
也
無
愧
作
於
心
。

他
們
的
忘
記
也
許
正
由
於
他
們
感
到
慚
愧
，
也
許
更
由
於
他
們
不

覺
慚
愧
。
慚
愧
常
使
人
健
忘
，
虧
心
和
丟
臉
的
事
總
是
不
願
記
起

的
事
，
因
此
也
很
容
易
在
記
憶
的
篩
眼
裡
走
漏
得
一
乾
二
淨
。
﹂

照
錢
先
生
說
法
，
存
心
﹁
健
忘
﹂
的
人
，
是
因
為
﹁
慚
愧
也
使

人
畏
縮
、
遲
疑
，
耽
誤
了
急
劇
的
生
存
競
爭
；
內
疚
抱
愧
的
人
會

一
時
上
退
卻
以
至
於
一
輩
子
落
伍
。
所
以
，
慚
愧
是
該
被
淘
汰
而

不
是
該
被
培
養
的
感
情
；
古
來
經
典
上
相
傳
的
﹃
七
情
﹄
裡
就
沒

有
列
上
它
。
﹂

在
功
利
社
會
，
﹁
在
日
益
緊
張
的
近
代
社
會
生
活
裡
，
這
種
心

理
狀
態
看
來
不
但
無
用
，
而
且
是
很
不
利
的
，
不
感
覺
到
它
也

罷
，
落
得
個
身
心
輕
鬆
愉
快
。
﹂

中
國
人
不
像
西
方
人
，
前
者
沒
有
救
贖
的
心
態
，
缺
乏
反
省
的

自
覺
性
。
凡
是
自
己
犯
錯
的
，
彷
彿
都
有
藉
口
推
搪
得
一
乾
二

淨
。換

言
之
，
一
個
人
犯
錯
的
不
在
於
一
己
的
責
任
，
倒
要
找
到
導

致
自
己
犯
錯
的
一
千
個
理
由
。

這
是
指
柏
楊
筆
下
醜
陋
的
民
族
性
充
分
表
現
。

錢
先
生
這
篇
︽
小
引
︾，
意
在
說
明
，
楊
絳
︽
幹
校
六
記
︾
對
造

反
派
的
哀
而
不
怨
，
不
盡
苟
同
，
進
而
指
出
人
性
卑
劣
的
一
面
，

以
警
醒
後
來
者
。

不
管
怎
樣
，
楊
絳
創
立
自
己
很
溫
婉
的
文
風
，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我

還
特
地
跑
了
一
趟
書
店
，
一
口
氣
購
了
一
套
三
卷
本
的
︽
楊

絳
作
品
集
︾，
放
在
床
頭
，
睡
前
都
要
翻
閱
一
通
。

這
套
作
品
集
內
的
作
品
，
個
別
篇
章
是
楊
絳
早
年
甚
至
青
年
時

代
的
作
品
，
都
是
她
在
上
世
紀
三
、
四
十
年
代
寫
的
，
一
點
也
沒

有
稚
嫩
粗
疏
的
感
覺
。

千
把
字
的
散
文
，
更
像
極
散
文
詩
。

如
寫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
蔭
︾，
寫
了
樹
蔭
、
草
蔭
、
牆
蔭
、
屋

蔭
、
山
的
蔭
、
雲
的
蔭
；
恬
適
的
蔭
、
憂
鬱
的
蔭
、
沉
靜
的
蔭
、

散
漫
的
蔭⋯

⋯

，
所
有
這
些
誘
發
遐
思
的
﹁
蔭
﹂，
在
她
的
筆
下
都

幽
清
地
活
現
起
來
了
。

在
這
酷
暑
的
日
子
，
欣
讀
漠
漠
的
輕
蔭
，
漫
漫
像
整
片
大
海
般

的
濃
蔭
，
或
從
樹
葉
篩
下
錯
駁
的
疏
蔭⋯

⋯

，
在
在
使
人
蔭
透
兩

肋
，
泌
泌
生
風
。

我
細
算
計
一
下
，
這
篇
文
字
攏
共
也
只
有
七
百
來
字
吧
了
，
已

把
世
間
上
﹁
蔭
﹂
的
眾
生
相
勾
繪
畢
至
了
。

︵︽
說
楊
絳
︾
之
三
︶

記愧及其他
彥　火

琴台
客聚

美
國
有
個
﹁
荷
里
活
﹂，
印
度
有
個

﹁
寶
萊
塢
﹂，
我
們
的
珠
海
市
，
也
要

來
個
﹁
珠
萊
塢
﹂
了
。

報
載
珠
海
市
將
由
南
方
廣
播
影
視

傳
播
集
團
，
加
上
珠
海
電
影
集
團
，

投
資
五
十
億
元
，
建
設
一
個
荷
里
活
式
的

影
視
小
鎮
。
並
且
是
集
影
視
拍
攝
製
作
、

旅
遊
休
閒
娛
樂
、
文
化
創
意
﹁
三
大
板
塊
﹂

於
一
起
的
﹁
南
中
國
影
視
文
化
產
業
旗

艦
﹂，
亞
洲
影
視
文
化
產
業
新
標
杆
，
胃
口

不
可
謂
不
大
。

美
國
的
荷
里
活
歷
史
悠
久
，
雄
霸
世
界

多
年
，
這
個
不
用
說
了
。
珠
海
無
論
如

何
，
不
能
複
製
一
個
﹁
荷
里
活
﹂。
印
度
的

﹁
寶
萊
塢
﹂，
雖
然
少
人
認
識
，
其
實
也
有
百

年
歷
史
。
其
電
影
產
量
是
世
界
第
一
，
每

年
拍
攝
一
千
五
百
部
電
影
。
每
天
的
觀
眾

達
一
千
四
百
萬
，
其
製
片
規
模
和
電
影
觀

眾
都
達
世
界
之
巔
。

印
度
人
喜
歡
看
電
影
，
不
喜
歡
看
電

視
，
這
是
民
族
性
使
然
。
加
上
電
影
院
散

布
窮
鄉
僻
壤
，
電
影
票
價
十
分
便
宜
，
電
影
劇
情
通
俗

易
懂
，
部
部
電
影
歌
舞
連
場
，
所
以
寶
萊
塢
歷
久
不

衰
。中

國
早
已
有
幾
個
影
視
城
，
最
早
是
無
錫
的
﹁
三
國

城
﹂，
後
有
浙
江
橫
店
的
影
視
城
，
廣
東
南
海
也
有
一

個
，
這
些
我
都
參
觀
過
。
但
都
並
未
令
人
感
到
驚
喜
，

充
其
量
是
一
個
電
影
拍
攝
場
地
而
已
。

現
在
珠
海
要
來
個
為
天
下
先
，
創
造
集
影
視
製
作
、

旅
遊
休
閒
娛
樂
、
文
化
創
意
於
一
體
的
大
規
模
影
視
小

鎮
。
不
是
我
不
看
好
，
而
是
這
一
類
娛
樂
城
，
是
否
有

生
命
力
，
能
在
經
濟
收
益
和
文
化
創
意
上
雙
豐
收
，
頗

成
疑
問
。

不
是
我
潑
冷
水
，
珠
海
市
在
建
市
之
初
，
就
搞
了
一

個
﹁
圓
明
新
園
﹂，
是
仿
照
北
京
圓
明
園
而
建
。
擬
把

京
城
慈
禧
太
后
的
﹁
遊
園
驚
夢
﹂，
重
現
珠
海
。
但
據

說
遊
客
不
多
，
虧
蝕
不
少
，
近
況
如
何
，
不
得
而
知
。

而
無
錫
的
﹁
三
國
城
﹂，
不
過
是
拍
攝
﹁
三
國
演
義
﹂

的
電
視
連
續
劇
的
古
裝
佈
景
場
地
。
廢
物
利
用
，
作
為

一
個
古
裝
佈
景
的
影
城
，
改
造
成
一
個
遊
覽
區
罷
了
。

現
在
珠
海
的
這
一
個
荷
里
活
式
的
影
視
小
鎮
，
卻
又

是
新
建
的
，
投
資
五
十
億
，
佔
地
三
點
三
平
方
公
里
，

但
鑒
於
內
地
多
處
新
建
的
遊
樂
城
，
虧
蝕
的
佔
多
數
，

我
們
能
對
這
個
﹁
影
視
小
鎮
﹂
看
好
嗎
？

珠海「影視小鎮」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朱
元
璋
在
建
立
明
朝
帝
國
之
前
，
曾
與

各
地
的
反
元
勢
力
激
戰
，
其
中
一
個
勁

敵
，
就
是
陳
漢
帝
國
的
陳
友
諒
。
勢
力
強

大
的
陳
氏
最
後
為
何
會
敗
給
朱
元
璋
？
歷

史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說
法
：
他
的
耳
朵
輸

了
！根

據
一
些
學
者
研
究
，
朱
元
璋
的
樣
貌
有
下

巴
極
長
、
耳
朵
又
大
又
厚
及
滿
面
墨
痣
這
三
大

特
徵
，
單
以
耳
相
而
論
，
又
大
又
厚
的
耳
朵
確

是
福
相
，
皆
因
它
反
映
耳
的
主
人
身
體
強
健
，

頭
腦
聰
明
。
而
且
，
肥
大
的
耳
朵
通
常
亦
會
配

上
長
長
的
耳
珠
，
代
表
其
人
福
氣
好
，
試
問
天

下
間
還
有
誰
能
比
皇
帝
更
有
福
氣
？
所
以
，
朱

元
璋
擁
有
又
長
又
厚
的
耳
珠
，
絕
對
是
合
理
的

推
測
。

至
於
陳
友
諒
的
相
貌
如
何
，
天
命
卻
找
不
到

詳
細
的
記
載
，
但
不
少
的
描
述
，
均
強
調
他
有

一
個
特
點
：
在
耳
珠
位
置
穿
了
耳
洞
，
原
因
大
概
是
他
的

父
母
怕
小
時
候
的
他
養
不
大
，
所
以
故
意
替
他
穿
個
耳

洞
，
扮
作
女
生
，
據
說
能
減
輕
四
周
鬼
神
的
妒
忌
，
提
高

男
孩
子
順
利
長
大
成
人
的
機
會
。
偏
偏
，
陳
友
諒
的
相
貌

壞
就
壞
在
這
個
耳
洞
之
上
：
一
如
上
文
所
說
，
耳
珠
反
映

一
個
人
的
福
氣
，
在
此
穿
洞
無
疑
等
於
將
福
氣
削
減
，
所

以
就
算
他
耳
朵
長
得
像
朱
元
璋
般
又
肥
又
大
，
耳
洞
這
破

綻
，
已
足
夠
令
他
的
耳
相
給
朱
元
璋
比
了
下
去
。

至
於
為
何
會
說
陳
友
諒
是
因
耳
朵
而
敗
了
給
朱
元
璋

呢
？
原
來
當
日
他
與
朱
元
璋
在
鄱
陽
湖
進
行
決
戰
，
陳
友

諒
並
非
轟
轟
烈
烈
地
敗
給
朱
氏
兼
死
在
沙
場
，
根
據
記

載
，
他
不
過
是
偶
爾
從
戰
船
中
探
出
頭
來
，
卻
不
幸
地
給

流
箭
射
死—

—

所
以
，
運
氣
不
好
，
可
說
是
他
敗
給
朱
元

璋
的
最
大
原
因
！
而
他
為
何
運
氣
不
好
？
有
說
法
認
為
，

正
正
就
是
因
為
他
穿
了
耳
洞
，
破
了
自
己
的
福
氣
，
敗
了

在
他
有
耳
洞
的
破
綻
之
上
！

因耳朵戰敗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那
天
打
開
︽
香
港
文
匯
報
︾

觀
看
，
看
到
一
篇
﹁
自
學
懷
舊

菜—
—

緬
懷
老
香
港
點
滴
滋
味
﹂

的
報
道
。
文
中
提
到
灣
仔
的
六

國
酒
店
，
今
年
慶
祝
創
業
八
十

年
，
出
版
了
一
本
︽
品
味
老
香
江
︾

的
食
譜
，
更
道
出
其
中
兩
道
菜
餚
的

烹
飪
方
式
，
一
道
是
﹁
大
良
野
雞

卷
﹂，
另
一
道
是
﹁
西
米
蓮
蓉
焗
布

甸
﹂。
看
到
附
圖
，
不
禁
讓
入
垂
涎
三

尺
，
因
為
這
兩
道
菜
式
，
太
久
未
曾

再
嚐
了
。

香
港
近
年
有
不
少
懷
舊
菜
餚
在
食

肆
中
再
現
，
但
大
多
是
容
易
做
的

菜
，
而
且
為
了
流
行
的
健
康
飲
食
原

因
，
肥
膩
的
老
式
菜
亦
少
有
。
像

﹁
西
米
蓮
蓉
布
甸
﹂
幾
乎
從
市
場
中
絕

跡
，
更
別
說
﹁
大
良
野
雞
卷
﹂
了
。

記
得
第
一
次
吃
﹁
大
良
野
雞
卷
﹂

時
，
就
奇
怪
怎
麼
裡
面
沒
有
雞
肉
？

吃
﹁
金
錢
雞
﹂
也
曾
問
過
同
樣
的
問

題
。
這
也
許
是
舊
時
粵
菜
的
特
色
之
一
，
光
看

名
字
，
很
吸
引
，
吃
時
更
覺
滋
味
無
窮
，
但
吃

完
知
道
名
字
的
起
因
後
，
才
恍
然
中
鑽
出
個
大

悟
來
。

六
國
酒
店
八
十
年
，
實
在
是
值
得
慶
賀
，
而

在
這
個
紀
念
的
時
刻
裡
，
推
出
懷
舊
菜
式
，
更

值
得
品
嚐
。
六
國
酒
店
在
當
時
的
香
港
，
雖
然

只
有
八
層
高
吧
？
卻
是
那
時
灣
仔
區
最
高
的
建

築
了
，
而
且
還
是
第
一
間
香
港
有
電
梯
的
酒

店
，
電
梯
自
然
是
那
種
在
老
電
影
才
看
到
的
拉

閘
式
電
梯
。
六
國
酒
店
前
的
告
士
打
道
，
當
時

再
出
去
便
是
海
了
，
不
像
如
今
還
有
稅
務
大
樓

等
建
築
物
，
還
有
一
條
港
灣
道
，
更
有
會
展
中

心
了
。

名
字
叫
六
國
的
，
記
得
以
前
北
京
也
有
一
家

六
國
飯
店
，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
還
曾
在
這
間
飯
店
接
待
過
國
民
黨
的
談
判

代
表
張
治
中
等
人
。
如
今
歷
史
煙
塵
，
已
隨

飯
店
改
名
為
﹁
華
風
賓
館
﹂
而
鮮
為
人
知
了
。

六
國
酒
店
，
什
麼
時
候
去
嚐
嚐
懷
舊
菜
式
？

六國酒店雜談
興國

隨想
國

回
到
︽
新
Ａ
Ｖ
時
代
︾，
當
中
出
現
一
眾

的
Ａ
Ｖ
人
生
︵
由
泰
瑞
伊
藤
、
村
西
徹
、

日
比
野
正
明
、
代
代
木
忠
及
高
橋
雅
鳴

等
︶，
不
正
是
活
脫
脫
的
倖
存
系
活
動
人

形
？
在
他
們
身
上
，
呼
風
喚
雨
隻
手
遮
天

的
紙
醉
金
迷
生
活
，
與
窮
途
末
路
潦
倒
街
頭
甚

至
身
陷
囹
圄
的
起
伏
不
斷
交
替
上
演
，
每
個
人

都
竭
盡
所
能
演
繹
屬
於
自
己
的
蟑
螂
人
生
，
生

命
力
頑
強
至
即
使
奄
奄
一
息
仍
可
東
山
再
起
。

而
我
想
進
一
步
指
出
他
們
身
上
流
露
的
倖
存
系

血
脈
，
其
實
較
零
零
年
代
的
時
代
精
神
更
加
具

備
先
行
傳
道
者
的
氣
息
。
零
零
年
代
的
倖
存
者

精
神
，
或
多
或
少
是
一
種
﹁
被
倖
存
﹂
的
體

現
，
但
如
果
仔
細
一
看
以
上
人
物
的
過
山
車
經

歷
，
不
難
發
覺
背
後
均
貫
穿
自
虐
者
／
完
美
主

義
者
／
空
想
家
／
自
選
倖
存
家
等
的
狂
氣
。
是

的
，
外
在
命
運
的
波
瀾
的
而
且
確
驅
使
他
們
在

人
生
旅
途
上
錯
落
追
逐
，
但
村
西
徹
在
赤
貧
如

洗
的
日
子
讓
兒
子
考
進
全
國
最
難
入
的
精
英
小

學
、
高
橋
雅
鳴
在
一
帆
風
順
之
際
弄
出
市
場
上

一
敗
塗
地
的
︽
空
中
Ｆ
Ｕ
Ｃ
Ｋ
︾
千
古
奇
片
等

︵
個
人
強
烈
建
議
大
家
找
來
一
看
︶，
均
不
折
不

扣
說
明
時
代
精
神
可
以
主
觀
創
造
。
或
許
是
因

為
媒
體
中
人
一
向
已
被
定
性
為
異
類
他
者
︵
泰
瑞
伊
藤
是

日
本
電
視
界
的
神
級
幕
後
人
物
，
而
高
橋
雅
鳴
是
他
得
力

的
左
右
手
︶，
所
以
﹁
失
落
的
二
○
年
﹂
對
他
們
無
甚
意
思

—
—

因
為
即
使
在
日
本
電
視
的
黃
金
歲
月
中
，
他
們
從
來
沒

有
享
受
過
安
定
平
穩
的
日
本
神
話
保
證
，
無
常
變
臉
本
來

就
是
業
界
唯
一
不
變
的
定
變
法
則
。
因
此
他
們
體
內
的
倖

存
系
基
因
較
任
何
人
都
濃
烈—

—

本
來
無
常
事
，
何
處
惹
物

哀
？
如
果
流
行
文
化
中
的
︽
大
逃
殺
︾
及
︽
欺
詐
遊
戲
︾

屬
日
本
人
倖
存
主
義
心
態
的
曲
折
反
映
，
他
們
大
抵
會
嗤

之
以
鼻
，
高
言
倡
論
自
屬
﹁
全
身
倖
存
者
﹂—

—

渾
身
上
下

表
裡
均
綻
發
出
倖
存
者
的
無
盡
潛
能
。

只
是
我
想
說
：
其
實
我
對
日
本
Ａ
Ｖ
業
界
的
認
識
，
也

早
已
隨
︽
Ａ
Ｖ
現
場
︾
停
滯
了
在
零
零
年
代
前
後
的
光
環

中
，
本
橋
信
宏
的
︽
新
Ａ
Ｖ
時
代
︾
不
過
更
精
準
及
深
刻

地
去
強
化
以
上
的
風
華
頌
歌
。
真
正
的
﹁
新
Ａ
Ｖ
時
代
﹂

出
現
了
嗎
？
還
是
如
同
日
本
一
眾
流
行
文
化
，
踏
上
下
行

滑
坡
褪
色
的
軌
道
？
期
待
真
正
﹁
新
Ａ
Ｖ
時
代
﹂
的
降

臨
，
以
豐
富
一
零
年
代
的
想
像
力
。

《新AV時代》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做手術送不送「紅包」，成為北京人的一個困
惑。
頭幾年關於杜絕醫生收紅包的報道鏗鏘有聲，

似乎醫德已經有了改天換地的變化，但事實並非
如此。前不久一位親屬去北京一家知名大醫院做
手術，因是小手術，也因認為醫風已有改觀，就
沒有送「紅包」。雖然時間稍拖後了一些，可手術
是成功的。
可是在醫院呆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並非所有人

都如我們一樣心中乾淨，「紅包」現象，依然像
一個徘徊不去的陰影，籠罩在很多患者心頭。人
們並不認為交了手術費就能心安理得享受醫療服
務，而要處心地送給醫生「紅包」。保守估計，至
少一半以上的手術患者術前要送「紅包」。
在醫院擁擠的候診室外，不時有病人小聲交

流：送「紅包」了嗎？送了多少？多數人笑而不
答。有些口角不嚴的，心中憋悶的，或手術已結
束與大夫不再有太多利害關係的，都可能透露自
己曾送了「紅包」。如果被懷疑生了惡性腫瘤，更
是要送「紅包」。你就是相信醫生的醫德，也是送
了錢才心裡踏實。
大醫院的醫療資源如此緊張，送「紅包」與入

院手術時間之間就有了說不清的關聯。很多急於
做手術的危重病人，無師自通地想到了用錢開
路。如果你看了門診，卻遲遲接不到住院通知，
就要考慮送「紅包」了。有位得胰腺腫瘤的老先
生，看門診後回家等了近三個月還沒接到入院通
知，情急之下，包了個幾千元「紅包」塞給醫
生，不久就接到了入院通知。外地患者在北京更
等不起，即使住便宜的小旅館，一天也得花100多
塊錢。

曾在候診室外遇到一位得肝血管瘤的女士。她
說看門診之後，已經等了一個多月，還沒有接到
入院通知，此次是特意帶 錢卡來門診找大夫
的。急切的求生意志，讓她想到了唯一的努力方
式－－送「紅包」。看 她捂 裝錢的手袋，忐忑
不安地等 叫到自己的號，心裡真為她難過。
送「紅包」的地點多數在門診。因為只有門診

才有一對一接觸大夫的機會。送錢的整個過程只
有幾秒鐘，因為隨時會有病人開門探頭探腦，逼
得大夫不得不趕緊收下。「紅包」的數額，也有
一定的規矩，一般是押金的十分之一。比如一台
需要交3萬元押金的手術，給醫生的「紅包」是3
千元。如此類推，5萬元的送5千元，7萬元的送7
千元。手術費越高，「紅包」的數額應該越高。
若是一台幾千元的小手術，「紅包」就在可送

可不送之間。可因為小手術也是在人體上動刀
子，也不敢保證絕對安全，所以有人建議：為自
身安全計，手術無論大小，最好都送「紅包」。哪
怕「紅包」的數額超過押金，也沒有什麼不對，
只要你能支付得起。
如果認為交給醫院巨額押金就不用再給醫生

「紅包」，那你就錯了。押金是給醫院的，「紅包」
才能直接體現你對醫生勞動的感謝。當然，如果
患者花了幾萬元做各種檢查後結論是不能做手
術，就可以不送「紅包」。醫生雖然沒有額外收
穫，可檢查費已夠大夫的業績考核之用了。
送錢的方式也有講究。有人說，要把錢分散地

打在幾張卡上，再送給主治醫生。為病人做手術
的是一個團隊，連麻醉師算上，得有十幾個人甚
至更多人付出了辛苦，主治醫生一般會把「紅包」
分給他的團隊。這麼一來，雖然病人送了幾千

元，其實每位醫務人員得到的錢數是很少的，可
能只有幾百元甚至更少，充其量也就算是個辛苦
錢而已，吃頓像樣的飯都不夠。
可是與醫院每台手術付給醫生的報酬相比，分

散了的「紅包」又不算太少。比如有的小手術，
病人雖然交給醫院幾千元，可手術費一項，卻只
有幾百元，材料費以及檢查費才是大頭。手術費
雖然貴，多半都是醫院的收穫。如果主治醫生以
及他的團隊想從明碼標價的手術費中提成，收入
實在微乎其微。即使從早上七點開始手術直到晚
上九、十點鐘，醫生的日收入也可能比不上一位
裝修小工。
即使在這家全國一流的大醫院中，醫生的收入

也相當低，據說有博士生分到醫院的起薪僅是
2,500元，而年富力強的主治醫生，月薪也不過3、
4,000左右。北京的保姆、保安、剃頭的、賣菜
的、生產線的裝配工等等，月收入都會比醫生
高。「手術刀不如剃頭刀」，已是個鐵定的事實。
對於一位在醫學院讀了十年書分到大醫院，從事
腦體結合高強度複雜勞動的醫生，他們的付出與
收入之間，實在是極不相符，難免造成醫生群體
的整體心理失衡。
從另一個方面說，「紅包」的合理性，

有時也基於患者樸素的補償意識。有的患
者家屬說，當手術完畢，看 大夫大汗淋
漓地走出手術室，只吃些方便麵就又開始
下一台手術，心裡很不忍，覺得大夫收
「紅包」完全可以理解，如此辛苦而低收
入的工作，要求大夫拒絕「紅包」，對正
常人性來說是個太艱難的挑戰。
為何私立醫院極少有送「紅包」的現

象，因為私立醫院的醫生勞動得到了合理
的尊重。如果公立醫院付給醫生的手術費
足以體現勞動尊嚴，醫生又怎能需要「紅
包」這種非正常的補償？從另一個角度
看，醫生的低收入現象需要患者來買單，

難道不是一種社會不公？送「紅包」，對患者是一
種心理折磨，對大夫也未必不是，畢竟這是醫患
之間一種不乾不淨的關係。
在門診碰到的一位腫瘤患者說，北京這家大醫

院的醫生已經很規矩了，沒有人主動要「紅包」。
最「黑」的是一家全國知名的腫瘤醫院，患者在
那家醫院做手術必須得送「紅包」。那兒有的醫
生，裝修房子都能花幾十萬！有外地患者說，北
京的醫院不算「黑」，在外地醫院，醫生甚至主動
向病人索要「紅包」，就像雁過拔毛一樣，不給都
不行！
公立大醫院的外科門診，可能是中國最大規模

的民間行賄之地。不久前，有人問我手術是否需
要送「紅包」，我還天真地說：送紅包，是對大夫
職業道德的污辱！人家立即反駁說：不送紅包，
才是對大夫職業的污辱！現在想來，此話並非無
理。當醫生做一台手術的勞動所得還不如小店舖
賣一件衣服利潤，難道不是對他勞動的羞辱？
好制度啟發人性善。何時公立大醫院的醫生也

能成為堂堂正正的高收入群體？何時患者不再為
「紅包」而困惑？

「紅包」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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